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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回第十六回  閱判詞傷心墜淚　聞噩耗覓跡尋蹤閱判詞傷心墜淚　聞噩耗覓跡尋蹤

　　說起玉吉拾起一張草底來，正是王長山訪案的原報告。自己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由不得心驚肉跳，戰慄不止。又見有一本細

冊，翻開一看，正是大理院結案二次覆奏的原撸玉吉納悶道：「怪得很，怎麼長山手眼，這樣靈活，探訪這樣確呢。 　　一面驚異
一面翻開細看。見上面寫道： 
　　大理院謹奏為審訊殺夫犯婦，他無證佐，謹就現供，酌擬辦法，由咨改奏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准步軍統領衙門咨送文光報稱，

伊子春英被伊兒媳春阿氏砍傷身死一案，當將人犯解部審訊。春阿氏初則賴稱伊夫春英，因撞見文光之妾范氏與普雲通姦，被文范

氏謀殺斃命，迨提同環質，審係虛誣。始據供認自尋短見，以致誤傷春英身死。法部恐案情不實，未及訊結，移交到院。臣定成等

督飭進派讞員，詳慎訊鞠。春阿氏始猶藉詞狡賴。當查照法部卷宗，嚴行駁詰。復自認誤殺屬實。臣院曾於上月十六日，瀝陳前後

訊供情形，並聲明嚴飭承審各員。 
　　予限訊鞠，如有別情發覺，自當據實推求。如春阿氏始終堅執一詞，亦當酌取現供，會同法部擬議具奏等因。奏奉諭旨：知道

了。欽此。欽遵在案。 
　　玉吉看到此外，不禁眼辣鼻酸，流淚不止。暗暗咒怨自己，不該驀地生事，陷害自幼的姊妹。幸虧她明白大體，不然若供出我

來，豈不把兩人名譽一齊都抹煞了嗎。因又往下看：阿氏堅認委因在家受氣，欲自行抹脖，以致刀口誤碰傷春英身死，並無別情。

當飭取具現供，臣等詳加查閱。據春阿氏供，係鑲黃旗滿洲鬆昆佐領下阿洪阿之女，伊父早年病故，有兄常祿充錄巡警。光緒三十

二年三月間，由伊母阿德氏主婚，將伊嫁給本旗普津佐領下馬甲春英為妻。過門後夫婦和睦，夫翁文光係領催，祖婆母德瑞氏，二

婆母文范氏，及夫弟春霖，夫妹大正、二正，均待伊素好。大婆母文托氏，係春英親母，平日管束較嚴。家內早晚兩餐，俱由伊做

飯。自祖婆母以下衣服，皆由伊漿洗。伊平素做事遲慢，每早梳頭稍遲，即被大婆母斥罵。間逢家內諸人脫換衣服，漿洗過多不能

早完，亦屢經大婆母斥責。因此常懷愁急。是年五月二十日後，大婆母因母家堂伯病故，定期接三。當給伊孝衣數件，囑令漿洗，

至晚尚未洗完。大婆母嚴加責言，伊自思過門不及百日，屢被譴責，嗣後何以過度。不如乘間尋死，免得日後受氣。二十七日早飯

後，大婆母帶同伊及大正至堂舅家弔喪，會見各門親戚。以伊係屬新婦，同聲誇好。大婆母聲稱做事無能，有何好處。伊愈加氣

悶。傍晚時夫翁走至，將三事畢，大婆母天氣炎熱，堂舅家房屋過窄，商令夫翁將伊帶回。伊隨同夫翁坐車回歸。至九點鐘後，伊

在廚房收拾家具。瞥見菜刀一把，觸此尋死情由，念不如自行抹脖，較為乾淨。將刀攜回自己屋內，掖在鋪褥底下。移時春英回

房，搭鋪睡宿。上房堂屋門亦己關閉。伊仍在廚房溫水洗臉。完後回至屋內，見春英側身向裡睡熟。維時約近十二點鐘，全家及院

鄰均已睡靜。伊將菜刀取出，提在手內，走近春英牀邊，向之愁歎。忽見春英翻身轉動，伊心內發慌，站立不穩，撲在春英身上，

以致刀口碰傷其咽喉左近，春英哼喊一聲，滾跌牀下。伊見其頸脖冒血，慌急無措，趕即跑出，投入食水缸內，致頭上扁方，磕傷

左額角。後伊夫翁等將伊救醒，聽聞春英業已身死。文范氏略稱，須留活口。伊心懷忿恨，時伊母阿德氏聞信前來，詢問殺死春英

情由。伊聲稱情願與之抵命。當由夫翁報案，將伊帶至廳上。眼同相驗後，解交步軍統領衙門送部移交過院。今蒙訊問，伊夫春英

咽喉受傷身死，實因伊自尋短見，以致誤行碰傷。盡情急投入缸內，委無別故。 
　　伊身穿血衣委係由步軍統領衙門送案時，伊母阿德氏攜回家內洗催，以致血跡不甚明顯。至伊前供，春英撞見文范氏，與普雲

通姦，致被文范氏謀殺，將伊投入水缸各節，委因聽聞文范氏須留活口之言，心中懷恨。又因普雲當日，代夫翁賃取孝衣來家，故

捏造春英對尹聲說，撞見文范氏與普雲通姦，希冀死無對證，藉圖抵制，其實並無其事等語。 
　　玉吉看到此處，正在驚心動魄之際，忽的房門一響，長山自外面走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，福爾摩斯的文犢，竟

被你給偵查著了。」說著，把玉吉所看的原冊，一手按住，笑吟吟的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，然後再瞧。」玉吉猛嚇一跳，當時也說

不出什麼來，隨把原摺放下道：「王兄你過於疏遠我了。既有這樣事，何不早為說明。」說著把皮包挪過，要將原物收起。又陪笑

道：「小弟無品，不該趁人出去，檢察人的東西。」說罷，挺身站起，坐在一旁。長山道：「老弟不須瞞怨，聽我把原委說明，省

得你疑團不解。」玉吉道：「疑念我卻沒有，難為你這樣細心，怎麼就知道案裡有我呢。我嘗讀西洋小說，深服那福爾摩斯，是個

名探，不想中國人裡，居然有高過福爾摩斯的。」長山發笑道：「話休過獎。既然我的信件，被你看了，此時倒不妨說明，免你害

怕。」玉吉道：「我倒沒什麼害怕的。你打算怎麼樣我，自管直說。雖然你偵明是我，但恐殺人的緣由，你尚有誤會。先請你說我

聽聽。」長山道：「司法人員因為你的事情，煞費苦心。連先後堂官戴鴻慈、葛寶華，並紹昌、王立序諸公，都費過多少研究。因

看阿氏可憫，未忍追究。雖然法律上不能袒護被罪人，而此案被罪人，情有可憫。以舊時律例考求，因好致傷本夫，或因奸故殺本

夫的案子，樣樣兒查來比較，俱沒有此案奇特。阿氏在堂上的神色，頗為可怪。審查情形，又決不是因奸致傷本夫，犯婦幹事發

後，袒護姦夫的神色。阿氏又日夜叫苦，自謂一輩子清清白白，可見她素日莊重，必非與行兇原犯」剛說到此，玉吉以衣袖揮淚，

攔住長山道：「請問長山兄，這幾位承審司員，姓甚名誰？這樣的體察至微，聽訟如神的人，實在難得。」 
　　長山道：「提起話兒長，驗屍官姓蔡，號叫碩甫。驗屍之後，已將屍場情形，報知部裡。當時部裡不甚注意，後因此案頭緒十

分複雜，部裡向蔡君要個主意。據蔡君說，若研究出此案真像，很是費手。以屍場情形論，阿氏昏倒，必是春英死時，夫婦未有一

處。按心理來揣摩必是見了屍身，方才觸動悲感。 
　　以春英的傷痕而論，決定是謀殺無疑。然既非范氏，又非普雲，阿氏的口供，總說是情願領罪。這宗話裡，頗耐尋味。若根究

此案原凶，宜從這句話裡入手。當時那部裡司員，俱以此話為然，也都是這樣研究。問到歸期，始終也不得頭緒。急得那朗中善

全，並各司承審過此案的人員，全部日夜發悶。後從種種方面，把阿氏的家事調查清楚，又在女監裡體察阿氏的動作，這才知道阿

氏是個有情有義，純心孝母、節烈可風的女子。」 
　　說到此處，玉吉又滾下淚來道：「吾不意今日中國，還有這樣明事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抹淚。長山斟了碗茶，遞與玉吉道：

「老弟且不必傷心。你的為人，我是極其佩服。錯非是看你們可慘，哪裡還有今比可憐這情之一字，不知古往今來，害了多少癡男

怨女。」說著，太息不止。又把原摺打開，遞與玉吉。 
　　玉吉點頭感歎，顧不得再看什麼，歎了口氣道：「王兄王兄，小弟為人，叫旁人好看不起。不知真像的人，豈不說是妒奸殺人

嗎？」長山發笑道：「你的隱情，休得瞞我。不獨我明白，大半官場之中，見過春阿氏的人，全都明白，錯非知其內幕，亦不肯如

此定案。你且喝一口水，靜一靜氣，看看這大理院原奏，究竟是屈與不屈，」玉吉接過原摺，看了一會。因想著事情可怪，遂問

道：「此摺看不看，卻不要緊，想我心裡事，止有我兩人知道，雖然我在外多年，卻從未向人提過，你如何知道的這樣肯切？我到

要請教請教。」長山笑道：「此時你不必打聽，等你把摺子看完，咱們吃過晚飯，我再細細的告訴你。」 
　　玉吉無法，只可拿了原摺，續瞧著： 
　　爾等詳究供情，春阿氏以幼年婦女，過門甫及百日，何至因婆母責罵細故，遽爾輕生。若既自願尋死，春英即在牀動轉，何至

心慌撲跌，檢閱原驗屍格，春英咽喉左面一傷，校長二寸餘，深至氣嗓破，顯係乘其睡熟，用力猛砍，豈得以要害部位，深重傷

痕，諉為誤碰。至碰傷以後，刀猶在手，盡可自抹，何以復走至廚房，投入水缸。且即自尋短見一節，原供謂因屢受春英辱罵。繼

又供係夫妹欺凌，前則歸之於婆母斥責，其碰傷春英一節，原供謂一時心內發迷，隨持刀將春英脖項用刀一抹，繼又供伊提刃坐在

炕沿，春英掙起，將其脖項碰傷，後則日之於心慌足滑，撲跌身上，致刀口誤傷其咽喉。前後供詞屢經變易，殊難深信。當飭逐層

駁詰，春阿氏一味支吾，迭加嚴刑，仍堅稱委無他故。揆其情節，春英之被殺，非挾有嫌恨，即或別有同謀下手之人。屢飭傳同文



光家屬，及院鄰人等質訊，詰以春阿氏夫婦，平日是否和好。文光等供稱，未見不睦情形。 
　　詰以春阿氏，平日是否正經，則供稱未聞丑聲揚布。該以春英被殺之夜，曾否有他人來家，則供稱並未見有別人。詰以春英身

死，何以初報官廳，即實指為春阿氏砍傷，則供稱春英夤夜死在春阿氏房內，非春阿氏動手，更有何人。酌以春阿氏殺死春英，是

否別有緣因，則供稱時屬夜深，全家俱已睡靜，並未知春英何故被殺，事後探聽亦無消息。詰以春阿氏是否被逼難堪，自甘尋死，

文托氏供稱，自春阿氏過門，合家格外疼惜，間因做事遲慢，被尹斥責，亦屬管教兒媳常情，從未加以惡聲厲色，何至便尋短見。

詰以春英被殺之夜，何人首先聽聞，德瑞氏供稱，伊因老病，每晚睡宿較遲，是晚十二點鐘，伊聽見西廂房，春阿氏屋內響動，伊

恐係竊賊，呼喚春英未應，復同掀簾聲響，並有人跑東屋腳步聲音，伊遂喚醒文光等，點燈走至西屋，見春英躺在地上流血，業已

氣絕。春阿氏不在房內，至找東屋廚房，始見春阿氏倒身插入水缸，當由文光等救起拯活。至春阿氏因何殺死春英，伊等均無從知

蹺。質之院鄰德珍等，供亦相同，並全稱伊等走入文光家院內，已在春阿氏投缸之後，實不知春英何時被殺，春阿氏何時下手，查

核各供，俱無實據。此春阿氏一案，不能通行按律定罪之實在情形也。臣等查向來辦理命案，非有自認供詞，則必有屍親或旁人為

之質證，而後承審者，可以層層追究，即本犯亦不得不一一供明。 
　　獨此案死係親夫，而時當深夜，地屬閨房，屍親既未悉其緣由，旁人復無可為之證佐。事後屢飭，多方探討，亦無別項形跡可

以推尋。而犯係年輕婦女，尤未便加以刑訊。以傷痕而論，則頗近於謀，從未得嫌疑之跡，以供情而論，則實出於誤，而尚在疑信

之間。且世情變幻無常，往往有非意料所及者。設令現訊供詞之外，別有緣因，則罪名之出入滋虞，尤不可不格外慎重。此案已經

一年有餘，由步軍統領衙門及部院司員，更番承審，全稱疑竇尚多，礙難論決。查古來疑獄，固有監候待質之法。現行例強盜無自

認口供，賊跡未明，伙盜已決無證者，得引監候處決。則服制人命案件，其人既已認至死罪，雖未便遽行定讞，似可援監候處決之

例，仿照辦理。案經再四推酌，應即據現供酌量擬結。查春阿氏夤夜將伊夫春英殺死，據供係因屢受婆母斥罵，自願抹脖畢命，攜

刀走向春英炕前愁歎，適春英睡熟轉動，一時心慌足滑，撲跌春英身上，以致刀口碰傷其咽喉近右身死。查核所供情節，係屬誤

傷，尚非有心干犯。按照律例，得由妻毆夫至死斬決本罪，聲請照章改為絞刑。惟供詞諸多不實，若遽擬罪名，一入朝審服制冊

內，勢必照章聲敘，免其予勾，遲至三年，由實改緩。如逢恩詔查辦，轉得逐其狡避之計。且萬一定案以後，別經發覺隱情，或別

有起釁緣因，亦勢難追改成獄。臣等再四斟酌，擬請領強盜伙決無證，一時難於定讞之例，將該犯婦春阿氏，改為監禁。仍由臣等

隨時詳細訪查，儻日後發露真情，或另出有憑證，仍可據實定斷。如始終無人發覺，即將該犯婦永遠監禁，遇赦不赦。似於服制人

命重案，更昭鄭重。屍棺即飭屍親抬埋。凶刀案結存庫。再此案因未定擬罪名，照章毋庸法部會銜，合併聲明，所有殺死親夫犯

婦，他無證佐，僅就現供，酌擬辦法緣由，是否有當，謹恭摺具奏。請旨，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具奏。奉旨：依議。欽此。 
　　玉吉把摺子看完，心裡怦怦然，不由自主。因為判決詞句，極為清楚，定罪亦極為公道，不住連連點頭，深為歎服。長山道：

「你只顧看摺子，橫豎把餓也忘了。」玉吉聽了此話，猛不丁的鬧了一怔。看見滿桌上放著杯盤菜碗，才知是已經開飯了。又見店

伙計送湯送飯的來回伺候，遂向長山道：「你先吃你的。此時我吃不下去，等一會餓了再說。」長山笑著道：「無論什麼事，也不

至不吃飯呀。我已經等半天，菜飯已經涼了。 
　　雖然天熱，畢竟吃了涼的，必要受病，樂得的不趁熱吃呢。」 
　　說著，提起酒壺，便與玉吉斟酒。又笑道：「酒要少吃，事要別急。好在已經是定案了，你就坦坦實實的養靜，管保什麼事也

沒有。」玉吉道：「我不是不吃，實在是吃不下去。」說著，把摺子揭開，翻覆著細看一遍，轉身問長山道：「摺子是誰擬的？這

樣巧妙，鬧了二三年的麻煩。他以世情變幻，往往有人不可測數字，包括了結，真是好文章。」長山道：「你知道作者是誰？就是

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，法部大理院因為這件案子，無法擬罪，久懸未決，大不像事。冒然定罪，也不像事，如今永遠監禁，合算把

此案存疑，容把案情訪實，再行定擬。」 
　　玉吉點頭道：「是了。」隨把摺本放下，坐在一旁發怔。長山也不來顧理他，只去喝酒。玉吉直著兩眼，臉上白了一陣陣，問

不得此時此際，有何等傷心了。 
　　直待王長山吃過晚飯，方才訊過頭來問道：「此時我沒了主意。王兄有什麼高見，替我出個辦法。」長山道：「這也奇了。事

已至此，叫我出什麼主意？我是作什麼的，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」玉吉聽到此處，嚇得發了慌。想著定案原奏，本是姑且存疑，容

待探訪的意思。今長山約我進京，必是送我到部了。想到此外，由不得噯呀一聲道：「王兄，你是我知己的朋友。我與春阿氏實在

情形，但恐你知道不清。我死了原不要緊，可憐那阿氏名節，從此掃地了。」長山冷笑道：「別的不說，究竟此案原凶，是你不

是？」玉吉道：「是呀！」長山道：「既是你，便不算屈。俗語說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只要我訪的確，就不算屈在人。」玉吉

聽到此處，更是慌了，忙說道：「是我卻是我。只是我的心，不是那樣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」 
　　長山拍掌笑道：「你不要起急，我說的都是玩兒話。其實你的心裡，我都知道。說一句簡截話，我若不知道你，不憐憫這件

事，我在天津地方，就把你送官了。」說著，把自己報告拿出來，笑嘻嘻道：「實在對你說，方才我出去，本來沒事。算著我出

去，你必悶得慌，故意把皮包忘下，叫你解悶。說一句放心的，如今法部裡決不深究了。你與阿氏情形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知道

可憐。錯非那樣還不能如此定案哩。這事你還不放心嗎？」玉吉道：「不是我不放心。倒底你姓甚名誰？如今我還知道不清呢。我

輩既稱知己，何不以真實姓名示我，叫我打悶葫蘆呢？」長山笑道：「這事沒什麼。」說著，把名片取出，遞與玉吉，玉吉接過一

看，就是方才那張瑞珊三字。玉吉道：「你既姓張。自今以後，我就不稱你王兄了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深作一揖道：「活我之

恩，生生世世的，不能忘報。大哥不棄，情願永結為異姓兄弟。倘有行事乖謬地方，願受大哥的責罰。」說畢，就要下拜。瑞珊忙

的攙扶，連說不敢。又聽他說話的聲音，很為悽慘，隨又安慰一番，勸他吃了點東西，然後睡下。 
　　次日清晨，忽有店伙計進來，回說有人來找，請進一看，此人是僕役打扮，見了張、聶二人，請了個安，獻上一個請貼，一個

知單來。瑞珊打開一看，卻是項慧甫、何礪寰二人請客，同坐有左翼幾位偵探，定於次日西刻，假座元興堂便章候駕。 
　　瑞珊看了一遍，先向店伙計要了筆硯，隨在知單上，寫了知字，笑問來人道：「我在這裡住著，昨日才來的，怎麼何大老爺、

項三老爺卻知道這麼清？」來人陪笑道：「上頭遣派我來，我也不甚知道。」瑞珊點了點頭，暗想慧甫等手眼這樣靈敏，誠可欽

佩，逐取名片一紙，交付來人，允許明日必去。來人答應著去了。這裡瑞珊心裡本想為春阿氏一案，自己很為露臉，雖費了一年工

夫，然能把極難解決的疑案，訪明白了，自然是揚眉吐氣，興興頭頭。惟想著何礪寰等，雖為偵探，畢竟於偵探學上尚欠研究，果

真是獨具隻眼，豈有本京本地出了這宗疑案，不去下手的道理。倒底是程度低微，合該我姓張的享名，出人頭地。想到此處，心裡

愈發的高興起來。到了次日下午，慌忙著換了衣服，留著玉吉看家，自己僱了人力車，直向元興堂一路而來。是時項慧甫、何礪

寰、黃增元等皆已來到，望見瑞珊進來，齊起歡迎，各這契闊。又贊美張瑞珊聰明睿智，足與福爾摩斯名姓同傳。說著，早有堂倌

過來，回說謝老爺來了。眾人回頭一看，此人有三旬以外，面色微黃，端架著眼鏡，穿一件竹色灰官紗大衫，足下兩隻官緞靴，進

門見了眾人，挨次見禮。礪寰道：「二位不認識罷？」那人聽了此話，望著瑞珊發愕。慧甫道：「這就是大立人兒家張瑞珊。這是

大律學家謝真卿。」兩人相顧失笑，彼此請了個安，各道久仰。真卿笑道：「什麼叫立人兒家？慧甫可真會取笑。」說的增元等亦

都笑了。礪寰道：「作我們這行兒的，若真是呆如木雞，可不同立人兒一樣麼？」這一句話，引得瑞珊等越發笑了。大家一面湊

趣，彼此讓坐。堂倌把桌面兒換好，安放杯箸。隨著便接二連三，擺上菜來。礪寰提起酒壺，先向瑞珊斟酒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們

一為洗塵，二為叨教。請把調查玉吉種種手續，細細的對我們說明，我們增些學問，長些閱歷。」瑞珊不待說完，站起陪笑道：

「礪寰哥，你若當著眾人，這樣奚落，我可未免下不去。」慧甫道：「礪寰也不是打趣。我們為著此案，很費研究，雖知是玉吉所

害，可是連玉吉的蹤影都沒找著。那日我在局子裡，聽說你的報告，很以為奇。昨天車站上，又有報告，說是你老先生，同著個年

紀很輕，面色很白的一個書生，一同下了火車，住了棧房了。我想你來京所住，沒有別處，一定是謙安棧，所以才下帖請你。不管



這案子定了沒定，所為跟你打聽打聽，畢竟這個玉吉是個何等人物？春阿氏這樣庇護他。」 
　　增元亦笑道：「你們先喝酒。若我們長篇大套的一說，飯也就不用吃了。」 
　　說著，斟酒布菜。大家又要了些隨意的菜品，一面喝酒，一面說話兒。瑞珊把天津探訪種種的手續，述說一遍。礪寰道：「別

的不說，請問這內中情形，你怎麼調查得這樣的確？我們只知玉吉因為妒奸而起，又聽外人說，阿氏在家裡時候，很不正經，外號

叫什麼小洋人兒。如今聽你一說，居然春阿氏是個貞節可風、即殉情又殉夫的奇女子了。」瑞珊道：「誰說不是。當時那小洋人的

別號，也有原因。因為草廠住戶，有個紈絝子，名叫張鍔的。此人淫佚無度，放蕩已極。家裡三房五妾，猶不足興。一日由阿氏門

前經過，看見阿氏很美，曾托賈姓謀婆，前去提親。阿氏之母，知道張鍔的為人，執意不給。賈婆兒是貪了酬謝，無以覆命，一日

與玉吉家的梁媽，相過於途，談起兩家的事來。她是賊人心多，想著當初玉吉既與春阿氏同院居住，必是春阿氏素日不正，燈前月

下，與玉吉有了毛玻想到此處，正好用這些話，回覆張鍔。所以自春英一死，出了無數謠言。小弟揣情度理，未始不由於此。」眾

人聽了此話，俱各鼓掌，說瑞珊兄真個神聖，這樣細緻，怎麼調查來著。慧甫道：「這事我又不明白，既然春阿氏、玉吉都是正

人，殺機又由何而起呢？」瑞珊道：「告訴諸位說，我為這件事，用心很大。中國風俗習慣，男女之間，縛於聖賢遺訓，除去夫婦

之外，無論是如何至親，男女亦不許有情愛。平居無事，則隔絕壅遏，不使相知。其實又隔絕不了。比如其家男人，愛慕某家女

子，或某家女子，愛慕某家男子，則戚友非之，鄉里以為不恥。春阿氏一案，就壞在此處了。玉吉因阿氏已嫁，心裡的希望，早已

消滅。只盼阿氏出嫁，遇個得意的丈夫，誰想她所事非偶，所受種種苦楚，恰與玉吉心裡素日心香盼禱的，成個反面兒。你想玉吉

心裡，哪能忍受得祝慢說是玉吉為人，那等樸厚，就是路見不平的人，也是難受嘔。」說著，連連吁歎。 
　　真卿、礪寰等也都贊息不止。 
　　黃增元道：「得了。你們真有點貓兒哭耗子。」慧甫道：「別亂吵，先請張老兄說點兒要緊的。究竟大理院定案，你老兄以為

公不公？」瑞珊道：「有什麼不公。這樣疑探，捨去監禁候質之外，有什麼法子呢。總之中國習慣，偵案不過是緝捕盜賊，要作截

判佐證，是萬萬興不開的。」礪寰點頭稱贊道：「是極是極。我們因為此案，費了很多手續，日夜研究。張兄所調查的張鍔、梁

媽、賈婆子等等，我們也調查過。只不如張兄這樣詳細。一來是學識不足，二來也掃了點兒興。上司對於此事，不甚注意，我們也

實在沒工夫。不然，無論如何，也可以幫點兒忙埃」真卿嗑著瓜子，笑嘻嘻道：「這們半天，我沒敢說話。咱們空費精神，沒見過

玉吉什麼神氣。雖然法部裡不欲深究，我們借瑞翁的光，倒是開開眼界呀。」一句話提醒了慧甫，立逼著瑞珊寫信，打發轎車去

接。瑞珊以天晚為辭，慧甫哪裡肯聽，不容分說，自己便替著寫了。誰知去了半天，車夫獨自回來。回說謙安棧中，連玉吉的蹤影

全都不見。瑞珊等聽罷，這一驚非小，要知如何尋覓，且聽下文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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